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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杨乐：博士论文怎么做 
 

《科学时报》2008年 4月 29日   作者： 王丹红 
 

“评价一篇博士论文，或评价一项研究工作，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是
创新。所以‘法无定法’。”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杨乐在参加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数学院共同举行的 2008年度研
究生工作会议上，以自己做研究生和作研究的经历，讲述了博士生训

练的要义和目的。他说：“做数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应适当‘宽大’一些，
讨论的范围太狭窄，就难以成为一篇好的学位论文。导师心中最常有

的是两类问题，一类是所在领域的著名难题，另一类则是导师胸有成

竹的问题，即导师完全知道该问题如何做，只是由于意义不大等原因

而未撰文。应该说，这两类问题都说不上是研究生论文的好选题。” 
 
        首要的是选题 
 
        杨乐认为，博士生阶段有两项任务，一是要打下较广博的基础，

二是在导师指导下，受到一次完整的研究工作训练，做出合格的学位

论文。但第二项比第一项更重要，更能直接反映出研究水平的高低。

一项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训练，包括确定课题、阅读文献、攻克难关、

扩大战果、撰写论文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等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要
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这时就没人带你了。”杨乐说。 
 
         做博士论文首先涉及选题问题。杨乐强调，选题要有较高的起
点，要挑选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应选一个较大的

领域或方向，这可根据该学科的国际潮流与趋势、自己的兴趣以及指

导教师的特长等因素来确定。学位论文的题目要“宽大”一些，讨论的
范围太狭窄，就难以成为一篇好的学位论文。 
 
        杨乐认为，读博士是学习作研究的开始，而且有一定的时间限
制，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世界著名难题就不适合做博士论文。 
 
        对于有的老师会给研究生一个比较专门或狭窄的问题的做法，
杨乐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做法不够妥当。这会使他们的注意

力一开始就集中到这个狭窄的方面，而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基础打得不

够，眼界也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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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怎么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因素，一
是浓厚的兴趣。二是了解国际上的潮流和动态。所确定的方向应该有

长久的生命力，或者最好是国际上刚刚有些苗头或刚兴起的，这样会

有较长远的发展潜力。第三，也要看所在机构的指导力量，在这个方

面是否有基础。” 
 
        过去，教育部曾规定，博士论文要超过 100 页。杨乐说，作这
样的篇幅规定也许不一定适合，但它的道理是博士论文并非全部都是

创造性的成果，其中有相当篇幅是对选题所在领域或方向的一个总

结。相关文献要读得很透，消化后再用自己的观点和语言将这方面的

工作作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博士论文应该包括创新成果。因此，

博士论文并不完全等同于写一篇研究论文。 
 
         研读文献是重要一环 
 
        杨乐建议，在确定了一个较大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后，不要急于
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而是应刻苦研读文献，这是研究工作中十分重

要的一环。对一些历史较长、较成熟的学科来说，往往有这方面的专

著，有的甚至不止一本，这时就有许多取舍，要阅读该领域中的经典

专著。 
 
        据杨乐回忆，他和张广厚 1962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考
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从事函数值

分布论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历史相当悠久，专著很多，有些专著甚

至多达六七百页。 
 
        当时，熊庆来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对杨乐和张广厚说：“我
年事已高，不能对你们提供太多的具体帮助，但老马识途。”比如，
刚开始时，他就具体指导他们看一本只有 100余页的函数值分布论的
书，作者是现代函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Ｒ．奈望林纳。虽然只有 100
多页，但读完后就可以把函数值分布理论的要领完全掌握了。 
 
        杨乐感慨地说，有些六七百多页的精装书，看起来内容很丰富，
其实并没有抓住函数值分布最重要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在外部兜圈

子。 
 
        除了经典著作，杨乐建议阅读基本文献，因为尽管它们可能是

距现在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常常包括了该领域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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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方法，对现在的发展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同时，还要阅读最新

文献，“要不然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得成果后，发现原来三年前别人已
经发表了相同的工作，这就很可惜”。 
 
         杨乐强调，要带着研究的性质来阅读重要文献，不单是知道论
文一步步的推理，而且要反复分析、揣摩、钻研论文的精神实质，提

炼出作者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原始思想。 
 
        “现在，经常会有些水平不太高的论文，主要问题是作者对人家
所做的工作钻研得不够深，没有掌握问题的实质，而只是在形式上看

懂了别人的东西，于是，在某些地方算得更细一些，或者在已有的框

架中再做得稍微广一点。这样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基本上是

在人家的框架中转，缺少自己的创新。” 
 
        刻苦攻关 扩大战果  
 
        杨乐认为，一般来讲，在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献后，应该对这
个领域的发展、主要成果、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和方法等，有了比较

好的把握，这时，就可以在这个方面提出一些问题，而且试图解决它。 
 
        不过，他也提醒，但凡想解决比较有意义的问题，过程都不可

能一帆风顺。对一位研究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曲折面前坚持

不懈。这种不断克服困难、苦思冥想的过程，很像王国维提出的做学

问的三种境界。 
 
        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数学研
究做深入后，学者人数就不多了，有时好像是一个人在攀登，可能很

孤独，但必须耐得住寂寞，不断往上攀登，站得高，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主要是攻关，
作研究时遇到难关，要不断地思考，可能到了晚上想出一种办法，继

续往前，但到深夜 1点时又走不通了，只得睡下；清晨 5点醒来，脑
子还在想这个问题；起床接着做，早餐和午餐也食而不知其味，这种

情况可能持续一些时日。 
 
         第三境界，“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为了一个问题朝思暮想了几个星期，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行，但最后用

了一个看起来是偶然的机会或办法，却发现答案就在灯火下面，清清

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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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乐强调，在研读文献、刻苦攻关、取得有相当意义的成果后，
还要想方设法扩大战果，“比如说，在克服这个困难时想来的办法是
否可以用于处理其他问题，或者用这个方法得出的成果是不是有其他

应用？” 
 
        他谈到了自己和张广厚的合作研究。 
 
        “我和张广厚在研究生即将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我们被分配
到部队农场劳动。1972年左右，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科学院还
比较幸运，可以作一些研究了。这时，国内的研究长期停顿，所以，

我们首先看这个领域国际上有哪些进展。我们很认真地阅读了文献，

刻苦攻关，做出一些不错的工作，把函数值分布理论的一个著名结果

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许多，这是一篇相当好的文章。但如果我们的工作

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很可惜了。” 
 
        “实际上过了不久，我们发现如果将这篇文章中所得到的方法从
不同角度思考，可以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创新性更强。这样，

我们就发表了第二篇论文。第一篇论文不错，但成果不是那么突出，

因为规律已经有了，我们只是将它的适用范围扩大得比较多；但我们

的第二个成果就突出得多，因为整函数与亚函数模分布的基本概念亏

值和辐角分布论的基本概念波莱尔方向虽然以往都有大量研究，然

而，人们以为它们完全不同，二者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的结果揭示了

亏值与波莱尔方向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特色。论

文在 1975年发表后，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不要轻视论文撰写 
 
        杨乐告诫博士生们，“不要轻视撰写论文这一环节。” 
 
        “同学们也许会认为，成果有了，草稿也写好了，写论文不是轻
而易举吗？其实不是这样。”他解释说，论文推理如何更为严谨、如
何做到表达与叙述清晰易懂、形式更加美好等，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他自己在上世纪 60年代做研究生时，曾在《中国科学》等期刊上发
表了 5篇论文，每篇论文从初稿到投稿发表，至少要改写三遍，最后
常常改写得面目全非，但确实有了更好的表达形式。 
 
        要获得好的表达形式，撰写论文的功夫非常重要。杨乐回忆说：
“20世纪 70年代初，我和张广厚一起做论文，我们不断地相互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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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他当时有视网膜炎，所以撰写论文的工作是由我做的。应该说

他对整个工作都很清楚，但等我撰写完论文时，他开玩笑说，‘这篇
文章我都看不懂了，’意思是说，撰写论文很有讲究。” 
 
        杨乐最后表示，研究工作的特点在于创新，因而没有固定的途
径与方法，即“法无定法”。因此，他的意见“仅供参考”。 


